
洪明强

今天湖城的全民健身中心，在上
世纪 70 年代，湖州人都叫人民广
场，也叫“海岛”，古城湖州，街路
巷弄与运粮河、湖港相依，是江南典
型的水乡古城，人民广场的地界原四
周曾河水环抱，故称“海岛”。

据2002年由韩锡曾主编出版的
《湖州市体育志》上记载，人民广场
于1931年由地方绅士沈谱琴带头投
资兴建，限于经费，早年只在东北侧
建了个小型运动场，供群众进行体育
锻炼。1936年，浙江省第一区第三
届运动会在湖州举行，当时人民广场
这个小的运动场，根本承办不了比
赛。于是，政府拨款对运动场进行了
扩建，并于当年8月13日扩建完成，
场地上建有足球场、攀登架、篮球
场、乒乓球室等设施，立刻受到了湖
州百姓的喜爱。然而，第二年的
1937年，抗战爆发，湖州沦陷。体
育场上的运动器械，被场长徐德恩
等人埋入运动场地下，有幸保存了
下来。抗战胜利后，湖州百姓强烈
要求修复体育场，可国民政府无动
于衷，后国民党某部为军训之需，
遂命士兵将广场平整修复。1947年
秋，为举行吴兴县运动会，由县民
众教育馆编造预算，投资 300 万法
币，于 1948 年 4 月 9 日修建完成，
东西方向有400米标准田径场。

广场建成后，成为当时吴兴县里
唯一一个拥有400米标准跑道的田径
场。新中国成立后，曾多次举办过声
势浩大的吴兴县运动会。在这个田径
场上，除特殊时期停赛6年外，几乎
每年都举行田径比赛：1972年，嘉
兴地区首届青少年运动会在湖州举
行，盛况空前；1982年，嘉兴地区
第八届运动会再次在湖州人民广场举
行，这届运动会的参赛运动员创下了

历届之最，诞生过男子200米栏和女
子4×100米接力的全国记录。

人民广场上的田径场，从建成到
1972年的二十几年里，仍是煤渣跑
道。每年夏天，气候干燥，早上训练
的人们总要碰一鼻子灰；隆冬时节，
跑步的人有时会突遇寒潮，狂风卷起
煤渣土，向四处弥漫，田径场上尘土
飞扬，朦朦胧胧。

上世纪70年代中期，湖城20多
所中小学校区，包括嘉兴师专，都没
有400米标准田径场，学校每年的春
秋季田径运动会都汇集在人民广场举
行。体育场负责人一到春秋两季，就
要为每个学校列出比赛日程表，实在
安排不过来，2个学校同时举行。田
径场上用白石灰粉临时划出 8 条跑
道，学生们自带矮凳竹椅，来广场参
加比赛，增加了运动会的竞争性和观
赏性。

1983 年，嘉兴地区撤销，湖州
市设立，人民广场成了湖州设施、场
馆、功能最齐全的一个体育场所，体
育场上几乎每年都要举办田径、足球
比赛。

1984 年，在湖州职工暨首届中
小学“三好杯”田经运动会上，蒋凤
宝以43.86米的成绩获得了男子铁饼
冠军，并打破了省成年记录。据《湖
州市体育志》 上记载，1991 年 4月
19至20日，湖州市区中小学迎亚运
暨湖州市第二届运动会在人民广场举
行，比赛中，有2人刷新2项湖州市
记录，湖州二中和环城区分获完中组

和乡村中学组团体总分第一名，爱山
学区二队获小学组团体第一名。1990
年5月4日，湖州市第二届体育运动
大会在湖州人民广场举行，这届运动
会参赛人数多、比赛项目多，是历届之
最。5月5日，《湖州日报》发表社论：
《愿湖州体育腾飞！》。运动会上，从杭
州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在杭州举
行的全国青年田径锦标赛上，我市长
兴男子标枪运动员李荣祥，以69.22
米的骄人成绩勇夺男子标枪冠军！这
大大鼓舞了湖州赛场上的运动员，运
动会上，有 23 人打破了 14 项市记
录，安吉县获团体总分第一名。

在这个田径场上，曾培养出施文
标、周有华、许良、章锦成、王仕民
（男子跳远）、杨建雄 （男子跳远）、
陈建强 （男子三级跳远）、李小飞
（男子三级跳远）、徐德妹 （女子标
枪）、祁红、朱礼明、朱龙泉、王
兵、奚学明、蒋凤宝 （男子铁饼）、
陈翀等一大批优秀田径运动员。几年
之后，徐德妹、祁红、陈翀，分别从
这个田径场上走了出来，走出了浙
江，走进了国家田径队，成为了主力
队员。

一名优秀运动员的成长，离不开
优秀的教练。早在上世纪 50年代，
湖州就涌现出一批优秀的田径人才。
许良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曾是湖州著
名的短跑运动员，1954 年和 1956
年，在男子100米比赛中，他分别跑
出过11秒8和11秒7；在湖州第一届
工人体育大会和嘉兴专区田径选拔赛
上，200米分别以24秒、23秒7的成
绩夺冠。后因伤退役，在湖州新风小
学当了一名体育老师。那年，小学里
办起了初中，被人叫成“戴帽子中
学”，许良成了学校小学、初中部的
一名体育老师兼教练。笔者的二哥
洪明江，刚升入初中，就被许良教
练选中，每天清晨，在人民广场上
拉腿、练起跑、变速跑，二哥的
100米、200米、跳远的成绩突飞猛
进，在人民广场的一次田径运动会
上，二哥 100 米以 12 秒 2、200 米
25 秒 4、跳远 5 米 35，一举获得 3
项冠军。那年，二哥已经13岁，省
田径队还没步入正轨。但许良教练
在培养二哥时所付出的辛苦与努
力，笔者都看在眼里。后又培养出
像潘亚萍这样的优秀女子短跑运动
员。许良教练在当年的湖州体育
界，名声响亮。

运动员不仅要吃苦耐劳，还需一
种持之以恒的精神。章锦成，是活跃
在田径场上耳熟能详的运动员，他主
项是男子400米。1954 年，在湖州
秋季人民体育大会上，他在兼项800
米上，以2分8秒7的成绩获成人组
第一名；1955年在湖州第五届人民
体育大会上，他以56秒2的成绩，荣
登成年组400米冠军；他的400米曾

跑进50秒大关。退役之后，章锦成
进了湖州汽车站，工作后的他，仍
每天在人民广场坚持体育锻炼。
1974 年初春，为备战湖州镇职工、
中小学运动会，一天早上，笔者去
人民广场早锻炼，碰巧章锦成独自
一人在进行 400 米测试，两位搞体
育的朋友，站在一边用秒表为他计
时。他没用起跑器，只是蹲在第一
煤渣跑道坑里，听朋友用口语为他
发号施令：“各就各位，预备——
跑！”只见他倏地从煤渣坑里一蹬
腿，如离弦之箭，紧贴跑道边，全
力奔跑，过终点线时，跑表定格在
56秒 1，比他19年前比赛时跑出的

成绩还快了0.1秒。湖州镇职工、中
小学运动会，那年如期在人民广场
举行，成年男子 400 米决赛，章锦
成以复赛第一名被分在了第三道。
进入最后 100 米直道，他突然提
速，其他运动员已被甩出 10 米之
外，那根终点线贴在他胸前被带出几
十米远，章锦成的400米成绩是：55
秒7，这是个惊人的速度！田径场上
沸腾了，对于一个已40岁的中年人
来说，这一成绩，让运动场上所有的
人匪夷所思。他被誉为湖州田径场上
的常青树。

70年代末，人民广场上的田径场
上，每天早晨，有一个大个子小姑
娘，手里拿着一个铅球在投掷，她就
是徐德妹，才上小学三年级，家住吉
山大队龙泉渡村，父母是农民。徐德
妹在一次市田径运动会上获得小学女
子乙组铅球冠军，被湖州体校的朱美
玲教练看中。1978 年入湖州少体
校，由铅球改投标枪。1982年进入
省田径队，1987年进入国家队。在
1990年第十一届北京亚运会上，徐
德妹夺得女子标枪亚军；1991 年 9
月，在日本东京举行的第三届世界田
径锦标赛上，她以68.78米的成绩勇
夺冠军，成为湖州有史以来第一个田
径世界冠军。

祁红，湖州优秀的女子短跑名
将。80年代初，每天清晨，奔跑在
人民广场的煤渣跑道上，她在湖州的
历届的田径比赛中，100米、200米
速度都十分惊人。1982年，在浙江
省第七届运动会上，她 200米以 26
秒 1 的成绩，进入了省田径队，不
久，进入国家田经队集训。她在第七
届全运会上 （1993年），100米跑出
11秒33，200米跑出23秒87（摘自
《湖州市体育志》），曾多次在国内外
比赛中获得过冠军。是当年中国女子
4×100米的接力队员。

笔者的初、高中就读于湖州四
中。70 年代中期，学校每年的春、
秋两季田径运动会，都是在人民广场
的田径场上比赛的，田径场上的比赛
氛围、加油声、互帮互助，至今，笔
者仍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

1974 年吴兴县运动会，笔者经
学校选拔，有幸参加高中男子乙组
400米、跳远比赛。那年，湖州四中
的田经实力在县里比较弱。笔者在跳
远比赛中，三次起跳都没有踩到起跳
板，最远的一跳仅4米86；在400米
比赛中，第一枪的成绩 1 分 0 秒 1，
复赛的成绩为1分1秒，这个成绩竟
然进了决赛。第二天决赛时，笔者咬
紧牙，拼命冲到了终点，一看成绩：
59秒9，跑进了一分以内，获得第四
名。遗憾的是，与奖状擦肩而过。

第二年，在湖州四中的秋季田径
运动会上，笔者的班级获得了团体总
分第一名的好成绩，我们班还以56
秒 2的成绩，打破了男女4×100米
混合接力的校记录，将原记录足足提
高了近2秒。

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的煤渣
田径场，早已改建成塑胶跑道，有人
常问笔者：“你老惦记人民广场上的
煤渣田径场干嘛？”笔者神秘一笑回
答道：“煤渣田径跑道上，曾留下过
我们这一代人青春的脚印和美好的记
忆！”

人民广场上的煤渣田径场
朱 炜

炎炎夏日，户外露营人多了起来，朋友圈的
动态被一个个帐篷占领，在幽谧的山林间，在青
青的草地上，帐篷露营成为时下年轻人特别是有
孩子的家庭消夏的选择。露营的时候，最难的不
是生存技能，而是如何诚实地面对我们的本能。
然而，疫情防控常态下，不能远行，于是露营地
点的选择，度假期间的生活便利程度，令初次体
验露营的人犹豫观望。去莫干山露营吧，这里是
理想的成熟的露营地。

百年来，中外孩子们的笑声在莫干山间从未
消歇，无数孩子在这座山拥有一个快乐的童年，
而以露营为特色的夏令营活动是其中很特别的一
个华章。

莫干山似乎格外受带队者青睐

即使身处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还是可以强
烈感受到工业时代全球化浪潮的气息。1907年，
英国贝登堡爵士组织20余名儿童在白朗海岛试验
第一次童子军露营。1911年夏，贝登堡童子军上
海分队的先遣队就抵达了莫干山。

莫干山似乎格外受带队者青睐。1913年，“青
年会全国委员会”在莫干山召开首届少年事业会
议，并举行首次童子营。不久，“福建省教育会”
建议福建各校开展童子军活动，请青年会全国委
员会再组织一次童子军领队莫干山夏令营。在
1914年苏州东吴大学校长葛赉恩的报告里，就有
两名学生被送往莫干山夏令营进行体能训练。
1914年，青年会童子部主办的《童子声》杂志刊
登了一张“莫干山童子营”照片：别墅阁楼里紧
凑地排着两张床，也许是一天训练结束，四个男
孩回住处休息，身上穿着背心，外套搭在老虎窗
上，一人在吹竖笛，一人趴在床上看书，一人在
写信或日记。同年，上海工部局董事会准古柏先
生有关于儿童参观莫干山的提议，认为儿童到莫
干山参加夏令营，不但于身体大有裨益，对于他
们的人格，他们的人生观，也大有培养。

对于到莫干山避暑的外国儿童而言，他们中
大多数都没有接触过本国的同龄人，莫干山的童
子军活动便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和同龄同国籍人交
流的机会，得以使他们保持本国特色，教导他们
遵从本国习俗和传统。1915年，莫干山上的外国
儿童（具体指14岁以下者，又分7岁以下与7岁
至13岁）增至240名。男孩们尤其喜爱童子军，
组成童军巡逻队，他们不惧被荆棘擦伤，被野葡
萄藤绊倒，常能碰到如野猪等大型动物在湿哒哒
的灌木丛中打滚，看见豹子在追踪一只麋鹿的踪
迹。1915年7月12日，荷兰博物学家弗兰克·尼
古拉斯·迈耶为莫干山261号别墅主人金乐德次
子弗莱德·甘乃迪在莫干山拍摄了一张手持野生
猕猴桃的照片。就是这位男孩，曾获得莫干山童
子军夏季奖章。

1923年夏，莫干山聚会堂落成，一楼设有童
子军室，室内有童子军上课、操练、露营等全套设
备，但使用者最初须是莫干山避暑会会侣之儿童。

莫干山露营生活

1926年，《儿童世界》杂志介绍《我国的避暑
地方》，排在首位的就是莫干山，“这山本不甚著
名，自从西人在那里筑屋避暑，就变了一处极好
的避暑地方，同时这山也极著名了”，“山中胜景
有三十多处，到处有修竹清泉”。在童子军莫干山
经典徒步路线里，碧坞（今莫干山镇仙潭村）是
很重要的目的地，被称之为“碧湖”或“天然游
泳池”。

1932年7月，杭州童军理事会选派一部分童
军上莫干山露营一个星期，以便增进野外生存经

验。“很觉荣幸！很觉兴趣！”的童军蒋才孝写下
了《莫干山的七日生活：杭童军夏令营日记》，在
《晨光》杂志上连载。其间，他们去了一块整方形
的营地，地上野草丛生。营地的四周有不少相间
着的苍松翠竹，左右和前面都是丛密的竹林，却
可遮住盛夏的日光。门口一条小路，出去便是街
市。于是他们开始拔草整地，搭起营帐，在此学
习攀登、救护、烹饪、博物、测量、刀斧使用
法，练习旗语。之后又参观了西人的游泳池，夜
间对着星空学习星象。当拔营下山回杭，不忍别
离，心中直道：“莫干山呀！我们从此一别，不知
何日再会呢？”

浙江省立湘湖乡村师范学校的学生也曾到莫
干山露营。1936年校刊《锄声》上就发表有一篇
《露营莫干山记》，迎候他们的是校友、在莫干小
学任教的祝书林，带领他们选择营地，代购买稻
草。他们“人众手多，那消半个钟头，已将营帐
如同形建好，中间是公共营帐，看他雄壮的立
着，很有领导团体及替代公共作事之势，所以大
家都发出敬爱之心”。据上海包玉刚国际学校吴子
健校长称，该校很长时间内保留有每年由教师带
队组织四五年级的学生们去莫干山等野营基地进
行为期一周拓展训练的习惯，目的在教孩子们学
会使用指南针，利用手边的一些常用的材料制作
滤水的工具。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们的意志品
质、相互配合的能力得到了提高，许多课堂上学
不到的东西，在此时都能够充分地去体验。

《莫干山露营记》可谓作家徐迟写于纯情梦幻
的青年时期的代表作。徐迟的父亲徐一冰是中国
近代体育教育的先驱者，也是国内较早推行童子
军训练课程者。受其影响，1936年，时年23岁、
正对美国木刻家罗克韦尔·肯特著《在荒岛上》
着迷的徐迟和三五好友带着帐篷、食具、画板、
小洋号和绸质的旗上莫干山露营。既上山，就受
到同乡南浔周家的一位公子的招待，为他们提供
了营地，允许他们砍伐些竹子，用来环绕和布
置。夕阳下，他们在营地中间搭好帐篷，埋锅造
饭，虽全是未婚的汉子，却仿佛是甜蜜的小家
庭，过起第一夜来。莫干山的梦，给了他们舒服
的睡眠和充沛的精力。第二天，早餐还不错，有
粥、鸡蛋、蜂蜜和咖啡。后几日，遇大风大雨，
成了所谓“顾衣出水”，像东晋画家顾恺之的古
画，衣服全贴在人身上。他们找到一户山民家，
点起一堆柴火，把衣服烤干。山中人笑他们年轻
疯狂。

20世纪80年代，徐迟重访莫干山，还向小他
一辈的薛家柱回忆当年如何在芦花荡露营情形。

“船在海上，马在山中”（西班牙诗人洛尔迦
《梦游人谣》），如同切换中的电影镜头，莫干山
露营生活给予我们的超乎想象，让人身心俱泰，
快乐仿若未成年。

莫干山，露营地

徐 湖

湖城东门口的西侧，有一地块，在历史上，
曾有一座庵堂，以佛法中的“身和同住，口和无
诤，意和同悦，戒和同修，见和同解，利和同
均”的六和（又称六和敬）而命名“六和庵”。

六和庵始建年代不详。在清光绪八年（1882
年），湖州著名藏书家、文人陆心源编纂的《归安
县志》中记道：“六和庵，在仁寿铺，里人朱德正
建并置田膳僧。国初顺治七年（1650年），僧宝轮
重建，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僧侣岩重修。”
按此记载，从时间上来看，六和庵始建年代最晚
也在明代。

六和庵坐落在古城墙下，现在的环城南路内
侧就是古城墙的墙基，在历史上，城墙下还有一
条马弄。庵的西面是古时的教场 （现为长运公
司、供销公司宿舍等）。庵的东面连接古时的东门
（迎春门），原有白墙湾、白墙弄和苏家巷，现建
有湖州旅游大厦和南园小区。宋代时，有著名的
建在荷池中的舞台；曾在宋高宗时，授户部尚
书、尚书左丞、著名文学家叶梦得的族孙叶溥所
建的叶氏园。宋代文人周密在《癸辛杂识》中记
道：“叶氏园，石林左丞相族孙溥号克斋者所创，
在城之东，多竹石之胜。”宋代诗人袁说友在游览
叶氏园后，有诗记道：

风月欲在眼，园林须傍家。
峻嶒飞翠巘，飐洒舞绡花。
门近山光入，堂深树影斜。
犹将水西景，更为石林夸。
六和庵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并没有什么殊

事可记。但到了明末清初时，受到了战火之灾。
清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初，清军就是在六和
庵的地方搭云梯破城而攻入城中。清同治《湖州
府志》记道：“大兵从六和庵外空地破城，守城兵
连日疲弊，俱倒卧不起。黄志光等尚坐迎春门城
楼调度，忽闻教场画角声，左右奔散……”六和
庵遭受到了战火的毁圮，此后，就有了在清顺治7

年、康熙37年的重建和重修。
但随着时间的流失，六和庵在民国时又是破

败不堪。新中国成立后，从城东到教场一带，除
了有几户人家外，城墙脚下，遍地是桑树和菜
地，成为部队的养马之处。在笔者童年时，曾有
一天，在夕阳西下时，看见火红的阳光留恋在荒
凉的城墙上，十多匹战马在悠闲地吃草，或仰起
脖子嘶鸣一声，或奔跑撒欢。坐在城垛上的牧马
战士，欢快地吹着口琴，那一幕情景，至今依然
清晰地印在脑海里。

上个世纪70年代末，浙江省航运公司湖州分
公司（简称“湖航公司”）在六和庵地块上建造
航运新村，从此，一些世世代代以船为家的“船
老大”分到新房后，有了一个在岸上遮风避雨固
定的家。后来，有关单位又在周边建造商铺，以
方便附近居民的日常需求。

1999年，在湖城东南的南墩兴建碧波苑、碧潮
苑住宅小区。为了使市民出行方便，在茅安前的
菜花泾港上架起“茅安前大桥”，并将茅安前路直
跨环城南路，与建设路相通，六和庵的遗址便成为
建设路的一段。当时，在路边还有一棵古树——
枫杨树。树体通直粗壮，胸径约80厘米，树冠丰
满开展，枝叶茂盛，每年四五月份开花、结果，一颗
颗形似元宝的果实一串串地向下垂吊，被人们认
为是吉祥之树，故俗称为“元宝树”。听老人传言，
这棵枫杨树是六和庵的遗物，后来，在拓宽建设路
时被移走。

2年前，航运新村的地块被征用，房子拆除。
如今，正在新建一座冠以“莲园”的住宅小区。
相信不久的将来，一座新型的小区将出现在城
东，为湖州
这座具有近
2300 多年建
制史的江南
著名城市再
增添一道亮
色。

六和庵今昔

探故寻源

苕上漫笔

读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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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莱德在莫干山手持野生猕猴桃

嘉兴地区第八届田径运动会（资料图）

王友生摄于196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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